
在王运熙先生引领

下初访师寓

我毕业以后留在复旦大

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

当老师 ， 到教研室报到时 ，王

运熙先生是教研室负责人 ，他

对我比较了解 ，和我谈论我的

进修问题 。 他认为我历史 、哲

学 、思想史 、学术史等方面的

书读得太少 ，要补补课 ，多读

经史。 经主要是四部 ，《论语 》

《孟子》《诗经》《左传》，有条件

就读读 《尚书 》；史主要是前四

史。 我遵嘱开始读，颇有收获。

1962 年 10 月下旬 ， 王运

熙先生找我谈话 ，传达中文系

开会讨论的决定 ，为落实周扬

同志抢救遗产的指示 ，决定派

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 《诗

经 》《楚辞 》。 陈先生当时年纪

比较大了 ， 他的学问要有传

人 。王先生自己毕业以后也主

要是跟着陈子展先生的 ，当时

陈先生是系主任 ，王先生帮他

处理一些系务 ，所以他和陈先

生比较熟悉 。当时复旦条件比

较好 ，青老挂钩 ，年轻教师都

有老教师带领 。

某日下午 ，王运熙先生带

我去陈先生家 ，自复旦乘 1 路

有轨电车到静安寺 ，转乘公共

汽车到常熟路下车 ，转弯到长

乐路 ，再步行到先生寓所 。 陈

先生家在长乐路 946 弄 2 号 ，

这里是个小弄堂 ，大门其实在

942 号 ，但一般是不开的 。 第

一次与陈子展先生见面 ，我印

象很深 。陈先生当时大约六十

三 、 四岁 ， 个子不是太高 ，戴

一顶法国帽 ，身体看起来还比

较健康 ， 思维 、 交谈亦很敏

捷 ，只是抽烟挺厉害 。 唯一让

我感到先生有点苍老的 ，是他

的眼睑微微隆起 ，我想这是人

生契阔与岁月沧桑在他身上

留下的印记 。

见了面 ，先由王运熙先生

介绍我近期的读书计划 ，也就

是多读经部和史部 ，他重点讲

了八部书———《论语 》 《孟子 》

《左传 》《诗经 》《史记 》《汉书 》

《后汉书 》 《三国志 》， 围绕经

史 ，再读一些经学方面的书以

及学术史 、 文化史方面的著

作 ， 比如皮锡瑞的 《经学历

史》、周予同的 《群经概论 》、梁

启超的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

史 》、顾颉刚的 《秦汉的方士与

儒生 》等 。 陈先生认可了这一

计划。 王先生继续问 ，《史记 》

有三家注 ，有泷川资言的 《史

记会注考证》，读哪种好呢？ 陈

先生主张 《史记 》应读泷川资

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汉书 》

应读王先谦的 《汉书补注 》。

《史记》我早就读完了 ，读的是

三家注点校本，《汉书 》读了将

近一半，读的是颜师古注，为此

不免心生顾虑。 我和陈先生如

实讲了这些情况。 陈先生说这

也可以，继续读下去吧。他对年

轻人是很好说话的。不过，陈先

生也说， 以后碰到问题可以查

考一下 《史记会注考证 》和 《汉

书补注》。 作为补偿，此后我读

《后汉书 》就用了王先谦的 《后

汉书集解》，《后汉书集解》的注

释体例和 《汉书补注 》一样 ，在

章怀太子注的基础上， 增列了

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 我读下

来觉得很有好处。

另外 ，我和陈先生第一次

交谈 ，相互语言不通 ，他说湖

南长沙话 ， 我说江苏无锡话 ，

各自都听不大懂对方说话的

意思 ，影响到了相互交流 。 但

人对语言的适应能力其实很

强 ，也很神奇 ，我和陈先生只

是碰面了一两回 ，似乎方言的

隔阂就不存在了 ，心里也放下

了一块大石头 。 这样一来 ，和

陈先生的交流基本也没有问

题了 ，陈先生与我商定 ，以后

每两周见面一次 ，时间定在星

期四上午。 开始一段时间一直

如此 ，后来因为课程安排等原

因，有所变动。

由于我平时不大上街 ，先

生家又在上海市比较繁华的

地带 ， 所以从学校到先生家 ，

仿佛穿越一条都市风景线 ，带

给我长久难忘的感受。 自复旦

乘 1 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 ，刚

好 1 小时 ，然后沿着宽阔的华

山路步行 ，穿过延安路时可看

到延安饭店 ， 折入常熟路 ，虽

街道不宽但景象繁华 ，随在所

设的商铺亦益极精致 ，至常熟

路长乐路口 ，能够见到斜对面

安放着一面大圆镜 ，防止路过

的车子相撞 。 那时常熟路以

西 、乌鲁木齐以东的长乐路尚

未拓宽 ， 路面狭窄犹如里弄 ，

行人很少 ， 也没有车辆来往 ，

很幽静 。 陈先生自言 “门无车

马之声 ”。 在常人看来 ，“身居

里巷一隅 ，门无车马之声 ”，是

寂寞了些 ， 但对陈先生而言 ，

却是做学问极好的环境。 那时

常来看望陈先生的 ，只有范祥

雍和杜月村两位先生。 在春夏

间 ， 有时 942 号大门开着 ，我

就从大门进去 ，要经过一个院

子 ， 院子里种了几簇夹竹桃 ，

开满红红白白的花 ， 微风吹

过，花瓣落地 ，悄然无声 ，看到

陈先生在屋子里站着查考图

书的身影 ，由此更能体会到他

治学境界之高。 陈先生书斋墙

上挂着一张大胡子的相片 ，我

跟随陈先生学习的时候 ，也没

有太注意 ，这其实就是陈先生

自己 。 后来杜月村先生告诉

我 ，陈先生在摘掉了右派帽子

以后，就把胡子刮掉了。

关于读书方法和研

究途径

在谈到陈子展先生具体

怎么教我读 《诗经 》之前 ，我想

先强调一下他传授给我的做

学问的通识。

第一点 ，陈先生强调多读

基本古籍。 中国古典文献的要

籍 ，是核心部分 ，要尽可能多

读 。 在与我谈话中 ，陈先生多

次援引 《北史·崔儦传 》 的记

载，谓崔儦 “每以读书为务 ，负

恃才地，大署其户曰 ：‘不读五

千卷书者 ，无得入此室 ’”。 其

用意在于强调 ，阅读基本古籍

要达到一定数量 ，俾在自己的

知识结构中形成比较坚实的

核心部分 ，亦是垫底的基础部

分 ，便于融合其他知识 ，而不

是具体需要研究什么问题时 ，

才临时去读这些书。 譬如经部

和史部的书籍或重要的文集 ，

就要提前打好基础。 杜甫在诗

中说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

神 ”， 这些数量较多的基本古

籍 ，犹如压舱石 ，读过以后一

生受用不尽。 这其实也是古代

读书人十年寒窗的基本功。

那时复旦中文系古典文

学教研室培养青年教师 ，王运

熙先生曾提出要做到 “六书

通”。 不管搞哪一段文学史的，

都要力求读通 《诗经 》《楚辞 》

《史记》《汉书》《文选》《文心雕

龙 》等六部书 。 当然这是一个

很高的标准。 要真正读通这六

部书谈何容易 ，但认真阅读总

比不读要好。 这一点对我影响

很大 ，脑海里也一直想着应多

读要籍 。 “文革”刚开始时，大

家都没法好好读书， 后来有几

年时间，也干不了其他事情，我

便读了不少书， 那时候主要是

看古籍， 每年大约看六百至七

百卷。 “文革”十年，我大概有五

年时间是在点校二十四史 ，其

他有三年时间，都在读书。能够

坚持下来， 和陈子展先生的教

导是分不开的， 这也帮助我形

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

构，特别是经部和史部，后来经

部读得少了， 二十四史是读了

差不多大半的。

第二点， 陈子展先生提倡

的读书方法是 “精读与翻阅相

结合”。 陈先生认为，古籍浩如

烟海， 读书不可能将所有的书

都读得很细， 也没有必要将每

一部都读得很细。 故除精读之

外 ，还应该有翻阅 ，或者略读 。

他经常引用《魏略》记载诸葛亮

读书“独观其大略”，陶渊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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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

（下转 10 版） 隰

刚留校时，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诗经》

1981 年，陈子展工作留影

陈先生在探讨《离骚》等议题时，喜欢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 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的，认

为，“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 我曾经注意

到，陈先生研究《诗经》，论及《北门》《定之方中》《黍离》《兔爰》《楚茨》《生民》等篇，都对郭老有关的

成果作了汲取。 在坚持唯物史观这点上，陈先生和郭沫若是一致的。

陈 子 展

长乐路旧居

（从 942 号大

门进入）外景

一瞥


